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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来客正是南昌一

伙。老少双方初次见面，都
不知该怎么称呼，祖父到底
沉着，一律称他们“小将”。
他们则拖延一时，然后决定
称他顾老先生。顾老先生一
时不大能确定小将们的来
意，小将们呢，只说 “聊

聊”。于是，双方坐下来，开
始聊。小将先是要顾老先生
端正对革命的态度，老实交
待问题，要合作，不要生离
异之心。顾老先生自然要有
些回应，他说他虽然是剥削
阶级的人，可他其实很受共

产党的恩惠。小将说：谈谈
你的发家史吧！

顾老先生 “哦” 了一
声，沉吟一会儿：那就要从
肥皂说起了。做肥皂本低利
薄，德国固本肥皂厂都没了
兴趣，盘给了中国人。这说

明中国工业的落后，连一块
肥皂，都要由德国人到上海
来开厂。我做的就是肥皂，
一只炉灶，两名工人，这么

小小的炉灶，一只两只不算
什么，一百两百，一千两千，
就不可小视了，硬碰硬挤走
了德国人！

小将轻轻咳一声，说：
顾老先生不要回避剥削的
本质。你的工人，你给他们

多少工资？包吃住，有的三
元，有的两元。小将说：你
看，你所得的利润肯定大大

超出。可是，炉灶是我的，石
灰碱、油脂、模子，也是我

的，我还要去买做下一炉肥
皂的石灰碱、油脂、煤……
小将说：你说的是生产资
料，而利润是扣除生产资料
的所余。哦，你们说的是净
赚的意思。我承认是净赚，
我是拿了大头，可是……小

将截住他：一只炉灶，两名
工人，后来是怎么发展起来
的？从哪里说起呢？顾老先
生的思绪飞到了很远的地
方，声音也有些变———我的

家乡是浙江镇海车渡后顾
村，家中有几亩山地，种菜
竹为生。后顾村是个穷村，
连个祠堂也修不起……在
这晚上其余的时间里，话题
一直在这小山村盘旋，说的
人和听的人都入了神。小将
离开时，说定三天之后再
来，届时顾老先生要给他们

一个诚实的交待。
第三天晚上，看到小将

如约而至。这一回，他们走
进房间，各人在上次的位置
坐好，就催促接着上回的话
茬往下说。老人竟有点欣
悦。他这一生，从未对儿孙

们讲过，也没对自己从头到
尾理一遍。

他在伯父家只生活了半

年，就自己跑去上海了，这年
他是十三岁。他在十六铺一
家咸鱼行寻到父亲，父亲看
见他，先是一惊，然后勃然大
怒，痛骂他为什么不在家里

待着，要跑来上海。他一气之
下，转身就走。那时候真是年

纪小，不晓得什么叫生计，所
以就不晓得愁。要说，也是凭
这股子莽撞劲，才拼出日后
的家业———说到此处，顾老
先生情绪昂扬。年轻人阻住
他的话头，还是让他反省剥
削的本质。但是，老人天真地

辩解：时到此刻，我还没有剥
削，还在吃苦哎。一位小将讥
讽道：顾老先生是在忆苦思
甜吗？另一位则说：顾老先生
是在吹嘘个人奋斗！

顾老先生脸上露出为难
之色：我有一个问题，能否

请教小将———为什么有的
人做老板，有的人一生一世
做伙计？小将说：这就是剥
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了。那
么，为什么有的人剥削，有
的人被剥削？小将说：有的
人占有了生产资料，而有的

人却丧失了，所以资本家是
掠夺起家的。那么，生产资
料是现成摆在那里，任人随

便拿，还是靠人做出来的？为
什么我，做了资本家，而你
们，是革命小将，随时可以敲
开我的门，要我讲给你们听？
这就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禀
赋！小将自然要与他论理，无
奈他甚会诡辩，不自觉间就

将概念弄混，不晓得扯到什
么地方去了。这一个晚上又
结束了。临走时，一个小将忽
然向他伸出手来。他颇为意
外，但及时地握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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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 10%的蛇类，大

约 300种，全都有毒，蛇是
天然毒素的重要来源之一。
毒蛇主要有几类，像树眼镜
蛇和一般眼镜蛇、蝰蛇以及
海蛇，另外还包括非洲树蛇
和红树林蛇。

一般来说，光是北美，

一年就有约 45000人被蛇
咬到，但其中只有 20%是被
毒蛇咬到，其中更只有一小
部分的毒蛇会产生毒素或
毒液，但仍有超过 1000人
被毒蛇咬到时，毒蛇会把毒
液注入被咬者体内，死亡人

数微乎其微，可能只有
12-15人，一般的医疗设施
都不会距离太远，解毒剂和
抗蛇毒血清都可以取得。如
果没有马上救治，被响尾蛇
咬到的人，有 73%会丧命。
同样的，在澳洲，当地有多

种世界上最毒的蛇，但被蛇
咬死的人却很少，因为各种
蛇毒都已经有解毒剂，并且
容易取得，而且很多毒蛇毒
液抵达攻击目标的速度很
慢，因此毒性反应也慢。

每一种植物或真菌都只

含有一两种毒素，毒蛇的毒
液则不一样，它不是只含有
一种毒素，而是含有整整一
种类的毒素。北美响尾蛇科
的毒液含有至少 19种不同
的毒素，其中有几种会一起

发挥作用，强化了伤害力和
伤害速度。蛇毒液中有某种

酶会破坏伤口的皮肤和其
余组织，让毒素更容易进入
深层组织；其他毒素则会影
响血管和微血管的渗透力，
让血和毒液渗入这些组织，
造成肿胀，并帮助把毒素传
送进入血液中。

在某几种蛇毒中，含有会

影响血凝结的物质，结果就会
造成无法正常凝血，中毒者会
因为伤口流血不止而死亡。这
些蛇毒中的酶还会破坏伤口
四周和内部的组织，使得这种
流血效应更加恶化。毒蛇液含
有会破坏组织的酶，目的是在

蛇进食猎物时，可以帮助消
化。这种破坏组织的行动，会

造成发炎，引发剧烈疼痛。还
有一种特别的酶，会让肌肉
遭到破坏。也有一些毒素会
影响神经系统和心脏，但在
响尾蛇体内，通常不会含有
太多这种毒素。

如果是眼镜蛇，它含有

神经毒素，对神经与肌肉产
生影响，是被这种蛇咬到后
的致死原因，这种毒素会造
成呼吸停止，受害者还会出
现言语不清，眼皮会合上，而
且还会因为缺氧而肌肉无力
和无精打采。大约6毫克的

眼镜蛇神经毒素就足以造成
死亡，而且很快就会发生，例
如一名斯里兰卡妇女在被眼
镜蛇咬到后，15分钟就死亡。

很多毒蛇毒液，会干预血
液凝结。被咬到的人可能会在

1小时内死亡，但一般是在
18-32小时之内，通常是由于
失去血压，或是循环系统和血
球体液流失而造成休克。

如果是眼镜蛇毒液，它所
造成的主要效应，是因为它所
含的一种毒素会对神经系统

造成破坏。这种神经毒素是一
种小分子，会在人体内快速传
送。它的作用就像箭毒，会使
得脑部中枢控制呼吸的部位
瘫痪。在对控制肌肉的神经
造成破坏后，就会阻止神经
冲动的传递，造成肌肉无力，

同时也再度影响呼吸，眼睑
会下垂，言语不连贯。

除此之外，眼镜蛇毒液
还含有一种毒素，会造成心
跳速度的改变，同时丧失血
压。最后，还有一种毒素以
多种酶的组合，造成红血球

破裂。因此只要被眼镜蛇咬
上一口，很快就会丧命。

虽然可以使用抗蛇毒血
清来治疗，但蛇毒液因为混
合多种毒素，且会变化，表
示必须尽量确定是哪种蛇
毒素。针对某种特定症状的

解毒剂也可以使用，例如抗
胆碱酯剂就可以用来治疗
致命的蝰蛇蛇毒。这种解毒
剂可以阻止乙醯胆碱这种
神经递质遭到破坏，防止在
蛇毒素发挥效应后，乙醯胆
碱供应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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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樘终于登上了最高

皇位，从险被堕胎的婴孩，到
安乐堂中的幼童、几乎被废
的太子，还不到二十岁的朱
�樘已历尽人生艰险。

做一个好皇帝吧，改正
父亲的所有错误，让这个帝
国在我手中再一次兴盛起

来！要让所有逝去的人都知
道，他们的付出是有价值的。

朱�樘十分清楚是谁杀
死了自己母亲，很多大臣也
接连上书，要求对万家满门
抄斩，报仇雪恨。但是朱�樘
的反应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他退回了要求严惩的奏折，
用一句话给这件事下了定
论：“到此为止吧。”

六岁的朱�樘还没有记
清自己母亲的容貌，就永远
地失去了她。之后他一直孤
单地生活着，还时不时被万

贵妃排挤陷害。对于他而言，
万贵妃这个名字就意味着仇
恨。可是当他大权在握之时，
面对仇恨，他选择了宽恕。因
为懂得，所以慈悲。

之后，他召回了还在凤
阳喝风的怀恩，亲自迎候他

入宫恢复原职，怀恩不敢受
此大礼，吓得手摇脚颤，推辞
再三，可是朱�樘坚持这样
做。眼前的这个老太监曾经
冒着生命危险，无畏地保护
了自己。这是他应得的荣耀。

还有那位曾经养育过他

的前任吴皇后，这位心高气
傲的小姐只当了几个月的皇

后，就被冷落在深宫许多年，
此时已经是年华逝去，人老
珠黄。朱�樘也把她请了出
来，当作自己的母亲来奉养。

朱�樘就是一个这样的

人，一个了不起的人，他不复
仇，只报恩。在他的统领下，大
明王朝将迎来一个辉煌繁华
的盛世。

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不

久之后的一天，朱�樘在整
理自己老爹遗物的时候偶然
发现了一个精致的小抽屉，
里面放着一本包装十分精美
的手抄本，收藏得如此小心
隐秘，朱�樘还以为是啥重
要指示，郑重其事地准备御

览一下，可这一看差点没把
他气得跳起来。

据记载，此书图文并茂，
语言生动，且有很强的实用
性。当然了，唯一的缺点在于
这是一本讲述生理卫生知识
的限制级图书。

朱�樘比他爹正派得
多，很反感这类玩意儿，这种
书居然成了他老爹的遗物，
也实在丢不起这个人，他开
始追查此书的来源。

偏巧这本手抄本的作者
十分高调，做了坏事也要留

名，在这部大作的封底留下
了自己的名字———臣安进。
这就没错了，朱�樘立

刻召怀恩晋见，把这本黄书
和一大堆弹劾万安的文书交

给了他，只表达了一个意思：
让他快滚！

怀恩找到了万安，先把
他的大作交给了他，并转达
了朱�樘的书评：“这是一个
大臣应该做的事情吗！？”

万安吓得浑身发抖，跪
在地上不断地说：“臣有罪！
臣悔过！”然后施展出了看家

绝技磕头功。
怀恩原本估计这么一来，

万安就会羞愧难当，自己提出
辞职，可他等了半天，除了那
两句“臣有罪，臣悔过”外，万
兄压根儿就没有提过这事。

没办法了，只好出第二

招，他拿出了大臣们骂万安
的奏折，当着他的面一封封
读给他听，这么一来，就算脸
皮厚过城墙拐弯的人也顶不
住了。

可是他没有想到万安的
脸皮是橡皮制成，具有防弹

功能，让他实打实地领略了
无耻的最高境界，万安一边
听着这些奏折，一边磕头，天
籁之音传遍内外，但就是不
提退休回家的事情。

怀恩气得七窍冒烟，他
看着地上的这个活宝，终于

忍无可忍，上前一把扯掉了
万安的牙牌（进宫通行证），
给了他最后的忠告：快滚。

这位混派领军人物终于
混不下去了，他这才收拾行
李，离职滚蛋了。他这一走，
混派的弟子们如尹直等人也

纷纷开路，混派大势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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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经是她今天给我发

来的第二十四条短信，但我把
二十四头泥牛全部沉入大海。
从早上出门开始我就蒸发在
这座城市里，我把手机呼叫转
移，我不想让她找到我。

军艺铁栅栏外，透过蒙
着薄雾的车窗可以看到女生

们进进出出，已出落得相当
帅气的宝宝就坐在我身边的
座位上，我把一串项链挂在
它脖子上，又塞上一张卡片。
“杨一，你到底死了没

有？”又一条短信，绝望中透
着暴怒，我开始担心等一会

儿她会不会像霰弹一样击碎
我，她做得出来。

宝宝突然兴奋起来，就像

嗅到诱人的食物，它的鼻腔里
发出急促的短音，爪子挠着车
窗，还用脑袋拱着车门，我知
道，肯定是她出来了，我端起
DV对着车外的大门，把车门
打开让宝宝出去……

宝宝像一阵风般冲下车

消失在一片枝叶覆盖积雪的
槐树后，我听到一声尖叫，
“宝宝？你怎么在这里？好了
好了，别舔了，妈妈爱你，咦，
这是什么？”然后沉默，我知
道她在三秒钟之后会旋风一
样从大门那里向我席卷而

来，三、二、一……非常准确！
“杨一，你这个死人，给我滚
出来！”

我端着DV从车里走过
来，一脸坏笑地摄录着她边

跑边骂的过程，她跑过来就
不顾一切地用双肩包打我，
用脚踹我，“你混蛋”、“你去
死”、“抓流氓”，我边躲边笑
着抱住她，哈着热气在她耳
朵后面说“生日快乐”。

给她一个二十岁的惊

喜，我从早上消失就是想让
这个惊喜更富冲击力，我去
“东方新天地”花了三千多
块钱给她买了一串施华洛世
奇的水晶项链，两个月前，她
曾经在那扇橱窗前徘徊很
久，但她只是一个学生，而我

也没那么多钱，正好昨天领
到一笔“非典”时滞发的稿
费，所以我早早就去等着商
店开门，门一开就冲进去买
下了那根印有属相的项链，
这是我给她买的最贵的礼
物。那张生日贺卡是我在电

脑前亲手做出来的卡通。
……浅浅带着一帮姑娘

随后赶来，叫嚷着“哦，好浪
漫哦，亲一个，亲一个”……
我恐吓“全部滚进车里，把你
们卖到非洲去”，数了数，和
当初在超市门口碰到的一样

正好七个，我们直奔“莲花”
酒吧。苏阳、狗子和小刚他们
正等着我。

12月24日，我的生日；
12月25日，她的生日。我们
都是摩羯座，星相学说一辈
子太阳风相冲，我属蛇，她属

猪，命书里总说这样的属相
极其相克，“蛇缠猪，一生

苦”———迷信属相和星座的
她每每愤愤不平地瞪着我，
悲愤地下着结论：“我不可能
克你，一定是你克我。”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一起
过生日，在一起恩爱厮打纠
缠，那天吹蜡烛前，她笑得像

朵花儿一样问我：“你会永远
陪着我一起过生日吗？”
“会，那时我俩都一百二

十多岁了，门牙掉光，都成一
对老妖精了，我们互相亲对
方的牙床。”
“就要成一对老妖精，就

要你亲我牙床。”
“生日快乐！”浅浅带着

那帮女孩喊，苏阳带着狗子、
小刚和齐帅们喊。我们喝了
很多酒，唱了很多歌，互相倾
吐对朋友的忠诚和友情。那
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圣诞节，

雪花轻灵地落下，听得见它
们消融时让人心疼的声音。

她喝醉了。我背着她穿
越白杨林向家里走去的时
候，雪花从天上细细碎碎地
降落，冷空气吸进肺叶有种
清晰的刺痛，我背着她，听到
积雪“吱吱”作响，突然觉得

全世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
们一步一步走向世界的尽
头，有一盏阑珊的灯火在温
暖地等待着我们。我非常快
乐，甚至有种冲动，愿意就这
样一辈子背她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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